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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也是我故乡的客人

魏丽饶

近乡情更怯

远离故土的人，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郑太高铁的开通，催生了我迫不及待想回趟家的念头。

换上郑州开往襄垣的高铁，顿时感觉心里热乎乎的。邻座一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，见我提行李箱吃力，热情地接过去帮忙托到行李架上。心头涌上一声谢谢，话到嘴边却又顿住，转而感激地笑了笑，坐下来。

一路无话，我猜测他是哪里人。焦作，晋城，高平，长治，襄垣？不知为什么，没有再往远处想。

似乎还没来得及进入一个状态，焦作站就到了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想透过车窗抓拍几张太行山的冬景。不料却是一个接连一个的隧道，偶有地面行驶，也转瞬即逝。再见天光，已然置身上党。遗憾，也惊叹这高铁的速度！

到站前约十分钟左右，我开始准备下车，收起水杯和电脑，穿上外套。小伙子仍旧热情地帮我取下行李箱，非常谦虚而有礼貌。我早早地来到车门前，窗外流过的风景越来越亲。列车缓缓地减速，停止。不经意间，余光扫到了帮助我的那个小伙，他也推着行李箱朝门口走来，我亲切地笑迎。“谢谢啊！”我高兴极了，高兴我终于说出了一声谢谢，用纯正的乡音。高兴他居然真的是从襄垣下车，我们同行了一路。尽管除了这一声谢谢，再没有更多交流。

我知道老同学在出站口，但舍不得跟他联系，想留几分钟来好好看一看崭新的车站。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的庞然大物！尽管它不及上海，南京，郑州等大站巍峨，但毕竟屹立在太行山区一座县城的土地上。真好！车站，以及站前开阔的广场。

（二）有妈在，夜就暖了

每次离乡，都带着深深的内疚和遗憾。总觉得没能好好陪伴母亲，没能为她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。因而这次回乡前，就已经做了周详的计划，先把家里的事情办妥，再安排其他。

气温极低。室外像一座巨大的冰库，我呆滞地在新建西街的路上行走。这时母亲已经从麻糊村乘坐公交出发，约好六点钟左右在襄垣宾馆站碰头。

本应该是最熟悉的地方，却真实地感到非常陌生。就连找公交站都得依赖高德地图。突然间，有一点伤感，有点同情这些年的走失，有点自艾自怜。老同学发信息来，推荐了几家有特色的饭店。其实满大街好吃的，我什么都稀罕，因为在别处无论如何也品尝不到这么正二八经的乡味儿。

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夜晚。不知不觉转上了太行路，襄垣宾馆的红色招牌在不远处闪闪烁烁，让我突然忆起在襄垣一中读初中的时光。那个时候，我多么渴望离开啊，一心想到远方去，越远越好。有点忍不住眼中的泪水，却又恨自己太脆弱。我发信息给江南，问他为什么在本该喜悦的时候，我的眼里却总含着泪？他回信，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——艾青。”我没有再继续。江南对我的了解，缘于我的作品。一个土生土长的江南人，又怎能对这复杂的心境加以透彻！

夜，神秘而暧昧。我猜想着母亲会穿哪件衣服，围哪条围巾，会在哪棵树跟前等。脚步便不自觉地加快了。挽起母亲胳膊的那一刻，我听到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就像一个孤独的孩子，在漫漫寒夜里终于找到了一盏灯。母亲问我冷不冷，我的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。我假装笑出声，说起别的事情。其实，有妈在，夜就暖了。

火锅店的生意不是很热闹，但老板非常热情，服务也周到。店里没有合心意的主食，老板特地帮忙到附近打包了抿圪斗。我喜欢这样的清静适宜，方便聊天。刚才推开店门的那一刻，我明显察觉到母亲无所适从。她一定在担心，下馆子太奢侈。于是，我先向母亲汇报了近期收到的奖金和稿酬，然后再点菜。我总觉得，在母亲看来，写作取得的报酬属于外快，消费起来能轻松些，还有庆祝的意思。我扳着手指一笔笔计算的时候，母亲一边认真地听，一边用自豪的眼神轻轻摩挲着我的头。最后又心疼地叮嘱道，别老熬夜，伤身子。然而，真正到点菜的时候，母亲还是一遍遍念叨，少点些，别浪费。点杯饮料，她又说，不喝哩，孩儿辛辛苦苦靠写字挣个钱不容易！

坐在对面的母亲，看上去真的很开心。从见面起，她一直有说不完的话。庄稼的收成，村里的人事，没边没沿，没完没了。母亲聊得高兴，我心底却翻涌着一浪接着一浪的伤感。幸而有火锅腾起的气雾遮挡，才没有被发现。

“我和我妈在吃火锅，心里忍不住泪水，觉得太内疚了。”我发信息给在深圳的同学。

“咋了？”

“觉着吃火锅都奢侈吧？”

“我能体会。”

“你回得太少。”

他的回信让我很感动，有人能体会我此时此刻的心情。

“觉得在一起吃顿饭都难得。”我说。这是句心里话。

这位同学也是山西人，常年定居深圳。在某时某刻，他一定也有过和我同样的感受。

在故乡的土地上，与母亲面对面吃一顿热腾腾的火锅，多么踏实、欣慰。然而此刻，在某种意义上我又无比孤独，孤独到需要向同病相怜的人寻求支撑。

（三）亲亲的黄土地

很多人都好奇麻糊村的由来。在中国地图上，它是一个压根不存在的地名，然而我却努力将它鲜活于我的作品中。

麻糊村的原形是我出生的地方，虒亭镇土落村。村子地处襄垣县和沁县交界处，一个村子的村民讲两个县的方言，两种方言完美融合，和谐共生。而我书写的麻糊村，却远远不止是太行山上这个小小的村庄，而是当下中国数亿进城务工人员望不尽、摸不着的精神故乡。

多日前，就在电话里听母亲说起附近有一位老中医。医术了得，人又十分谦和，连抓药都用不着药等子。七邻八乡的村民都认他，称他是“一把抓”。依照母亲的意思，我也去了趟老中医的诊所。

那个村子是奶奶的娘家。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带我去串过亲戚。山路弯弯，沟沟坎坎，记忆中是件十分艰难的事。步行两个多小时翻山越岭，好容易才在深山坳里找到几户人家。

开车走村道一直朝西，往沁县方向。沿路打招呼的村民，不知不觉间就由襄垣话转到了沁县话上。出了麻糊村，也就进了沁县的地界。当初那条蜿蜒在山间的羊肠小道，已被一条三米见宽的柏油公路覆盖，路的两旁是苍凉广袤的田野。北方的冬季，庄稼地像是一个刚刚完成生育使命的子宫，尽管没有一棵庄稼，却空旷得理直气壮，四平八稳。

行至山顶，我停了车，立在寒风里久久地凝望这荒漠漠的山野。蓝格莹莹的天空下，亲亲的黄土地，就那样赤裸裸地坦露在我的视线里，远山近岭层层叠叠，像一幅绵延至天边的画。其实我不愿意，打心底不愿意远行。我多么羡慕祖上的先人们，一辈子也没有走出去，没有过问山外面的世事，像一株玉米或一棵高粱，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婚丧嫁娶、生老病死安放在这大山深处。山里的生活多静呀，多净。人们敬畏自然，顺应天地，和山里的生灵草木，日月风雨商量着，把日子过得细致而真诚。可是，我不行，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已经不再纯粹。对这片赤诚的土地，我明明深爱着，却又明明舍弃。

我拼命地回想，最初是谁带我走出了这道山梁，又走向更远的远方，使我长期客居他乡。很长时间里，我没有睡过一个踏实的觉，没有吃过这黄土地上生长的粮食，没有吹过这种能吹进灵魂深处的风。我在路边的荒草上捋了几把草籽，装进衣兜里。就是！等到来年春暖，起码可以把它们种在家中的阳台上。

母亲不能理解我的行为，在车里急急地喊，土乎乎，把衣裳也脏哩！我心想，这世上哪还有比泥土更干净的东西？再肮脏的物事落进土里，最后它都能过滤得只剩下香香的土腥味。

逗留太久，我不得不回到车里。继续往前，一路拥抱，同时一路告别。

医生果真十分温和谦逊。诊所里来就诊的人们，认识的、不认识的都相互闲聊着，鸡毛蒜皮，天文地理。也有的相互打问对方的病情，关切的眼神，安慰的话语，总之看上去都很熟识的样子。他们对着哩！要是走出这块土地，或者再稍往远点，能有这么一屋子亲亲的老乡聚在一起，那就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了。

人为什么需要回乡

在襄垣一中读书的时候，我也曾入乡随俗，说县城腔调的襄垣话。那个时候觉得乡下的孩子进了城，要尽可能赶上城里的节奏，否则显得不入流。

再后来到了更大的城市，县城的话也不能支撑日常交流，便被迫说普通话。一年到头，只有梦中呓语偶尔动用乡音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能有一个说家乡话的语境，是多么难能可贵。于是即便在县城，我也说村里的土话，就是土得原滋原味，土得掉渣渣那种。或许，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，我是我故乡的主人。

一大早，先带母亲去县人民医院做健康体检。从登记到交费，再到每个项目的检查，全程十分顺利。体检科的医生耐心地指导我如何选择套餐，如何补充项目。

做心电图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说不用脱鞋，直接平卧到检查床上即可。而母亲看到垫脚处新铺的洁白的纸板，怎么也不肯放上去，她怕满脚泥土糟蹋了白净净一张新纸。我担心医生要不耐烦了，赶紧劝母亲积极配合。不料，医生非但没有着急，反而耐心地安慰说，她们每天都要换新的纸板，第一个来检查的人都会受到这个优待。母亲这才试探着虚虚地把脚搁了上去。

我站在离检查床不远处，看着小心翼翼的母亲，心中突然涌出一股无法形容的酸楚。母亲真的是老了，老得那么谨慎克制。她在电话里，从来都是说家里一切都好，生怕给我们添麻烦。而在外面，也处处尽量自食其力，害怕因为衰老而成为他人和社会的负担。人说养儿防老，大概母亲从来没指望过我能为她养老，更不敢奢望日常陪伴了。她含辛茹苦的养育，只是为了我们能随心所欲地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走出心电图室，母亲悄悄地戳了戳我说，人家一听口音就知道咱是村里来的，还对咱这么好。我看了一眼母亲，觉得她和当初在县城读书时的我一样可爱。其实母亲并不知道，脚下沾着泥土的农民，更是可敬可爱的人。

以往总是在外地买穿戴寄给母亲，不是尺码不相当，就是款式不满意，难得有机会到店里慢慢挑选，试穿。不料走到商场门口，母亲却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说什么也不肯进去了。她觉得明明家里什么穿的都不缺，还要再买，实在是太浪费了。母亲对穿戴有她自己的衡量标准，旧的没穿破，就用不着买新的，只要干净、整洁、合身就好。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站在商场门口面对固执的母亲，我着实一筹莫展。不管我怎样劝，她只认她的死理儿。僵持了很久，最后借口我自己要看衣服，才终于把母亲带了进去。

然而商场华丽的灯光和崭新的气息，还是让母亲拘谨。她不好意思试穿，生怕弄脏弄坏，也不适应店员热情周到的服务。人家姑娘欢欢喜喜招待咱，试了这件试那件，到头来却说不合适就不买了，人家还客客气气送咱出门。咱这不像话！委实不像话！

每一件试穿过的衣服，母亲都会先细细地检查一下有没有沾到头发或灰尘，再梳理得整整齐齐，用衣架撑起来，很难为情地双手交还给店员。这细微的一举一动，让我顿然觉得母亲身上有太多可贵的东西，那是一个紧贴大地的农民身上高贵的品质。农家出身的我，大概早已在不知不觉中，忽略了这样的敬畏和坚守。我仿佛突然间明白了，人为什么需要回乡。回乡，是为了不让在他乡走丢自己。

我是我故乡的主人

一直想给母亲换床暖暖的软软的新被褥，这次终于到镇上的弹花铺做了厚厚的被子和床垫。

午后，暖融融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崭新的碎花被面上。我盘坐在炕上，持针拿线学着缝被子。看上去倒很像模像样，就是手头的活儿不得力。母亲终于忍不住了，孩儿呀，你真笨！我赶紧加快速度。谁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就不知怎么地，我的指头肚上就缀了颗血珠子。

这让我突然就联想到了另一件事。赵树理当年住在下良村搞调研时，也曾被打趣过，赵大哥，你真笨！当时赵树理的对襟衣裳盘扣松了，房东女人要帮他缝，他不好意思，执意要自己缝，结果把手指头肚给扎了一针，站在一旁的女房东便忍不住说笑了。这让我突然心生一个念头，去下良村看看赵树理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

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县文联的朋友帮忙联系了县里热衷曲艺创作的才俊李勇。万万没想到，李勇正巧就是下良村人，而且他是我初中室友的弟弟。一通电话，顺利约好下午两点钟在下良村和李勇姐弟碰头。

如果我去采访的话，母亲下午就得一个人待在家里。我心里内疚，试探地提出，请她陪我去下良。依我对母亲的了解，她一定会说，冷飕飕的天，我才不去受那个罪哩，光山秃岭有甚好看的！但没想到母亲竟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，而且很乐意地去找围巾换外套，高高兴兴跟我出了门。虽然欣喜，却越发内疚。我明白，母亲跟我去，只是想多跟我在一起待这几个小时。这几个小时对我们来说，是多么宝贵啊！

我没有想到，这条路缀满了故事。大约一小时车程，每经过一个村庄，母亲都能讲述一段深刻的往事。每上一道梁，每转一道弯，母亲都能忆起曾经在哪里修过路，在哪处植过树。那是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的年代，母亲风华正茂。我始终认为，一个人的青春奋斗在哪里，他最深情的回忆就在哪里。母亲的青春时代，跟我当下面临的情形不同，却又无异。母亲在山间开垦的土地，就像我写的小说或散文，每一锄头刨出一个汉字，一块块平展的土地里，长满了故事。母亲用土地滋养她的青春，我用文字。谁的青春不美丽！

根据李勇的安排，我们径直前往炭精画艺术家李俊先老师家。走进屋我才得知，原来这正是赵树理在下良村搞调研时住过的院子，李俊先老师的先母就是当时说“赵大哥，你真笨！”的女房东。李俊先老师热心，开朗，又十分健谈。丝毫不介意我们的冒昧打扰，而且非常热情地跟我们讲述了发生在这座大院里的历史故事。原来这里不仅住过赵树理，在解放前也曾经是一二九师刘邓首长的驻扎地。一砖一瓦，一物一什，硝烟战火，历史人文。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这座宅院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，但时光不老，岁月常新。阳光下沉睡的院子，始终在月色里醒着。作家赵树理在院中央那棵老杏树下构思出的小说《传家宝》，至今深受读者喜爱。

转眼夕阳已眯眯瞪瞪潜入了西边的山峦。整整一个下午，沉醉在令人振奋的历史里，仿如不经意间打开一面井盖，汩汩井水喷涌而出。只恨，时间匆匆。临别前，李俊先老师十分不好意思地说，“啊呀呀，太激动了，居然没想起给你们倒口水喝。”“那正好留着，下次回乡再来喝。”我是认真的。我有义务去书写，因为我是我故乡的主人。

我以为母亲会不耐烦，会感到无趣或失望。不料在返程途中，母亲却兴致极高，继续跟我探讨李俊先老师讲述的事迹，听我回忆在襄垣一中读初中时，和室友之间的交往，以及她的看法和见解。

生活中最美好的，莫过于不期而遇的惊喜。在这样一个阳光很好的午后，遇见志同道合的李勇，遇见激情洋溢的李俊先老师，遇见久违的室友，遇见另一个新鲜而陌生的母亲。因了这场遇见，我将会遇见另一个我。

我也是我故乡的客人

回乡的途中，我一路在读付秀莹的长篇小说《他乡》。书中有一句话，极能映照我此刻的心情：我是我故乡的主人，我也是我故乡的客人。

回到家乡，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。就像每次回到家，推开院门，鸡们会停止啄食地上的玉米粒，抬起头看着我，发出“咕咕咕咕”的声音。它们记不起我是谁，于是格外警惕。这时，我竟不由地恍惚一下子，究竟是谁的院子？

而狗不同。不论隔多长时间回来，它都记得我。即使我还没有推开街门，还走在远远的村道上，我家的狗就开始吱吱地撒欢了。它等不及地朝街门口扑，被长长的铁链扯住，折回去焦躁地转上两圈，又扑。在我往回走的这几分钟里，它一定在想，老天爷呀，咋就不能走快些哩！狗这般亲切，让我总是会梦见它，梦见它摇头摆尾地迎我的样子。

当然，我是无所谓它们把我当成了主人还是客人。说到底，这院儿是亲的。不过有一件事，着实令我不知所措。如今，我们麻糊村常年住在村里的人极少，从东头到西头，男女老少统共加起来也不过三五十人。平日里我不在家时，村里人总习惯到家里来找母亲说话，有时女人们也在一块编排节目跳广场舞。而我一回来，他们就商量好了似的，不约而同地远远绕开我家的街门。墨蓝的夜空下，我独自在院子里踱步思考。被零下十几度的空气包裹着，思维格外清晰。其实，即便是同村的乡邻，也有很多是好些年没见过面的。在生活中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偶尔想起，也会让人思念得发疼。

说到底，是我需要他们，而他们不需要我了。就像下午路过集市，碰巧遇见一个远房亲戚。他是奶奶的侄子，我该叫叔。打老远望见他，我便激动地过去打招呼，又赶紧买了蔬菜，水果和烧饼。一阵忙活之后，才注意到他一脸平静，似乎并没有因为偶然遇见而感到欣喜。我却并不失望，因为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久违的亲人的影子，还勾起小时候许多关于他的回忆。叔的生活并不富足，穷困潦倒打了大半辈子光棍儿，如今上了年纪成为五保户。我想他即便欢喜，更多的也是庆幸有人给买了吃的。他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村子，跟自己的乡邻居住在一起，尽管清贫，精神上却有所依。或许在他看来，我这个晚辈远不及几个烧饼珍贵。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感激。当我走进他家的院子，看到那棵光秃秃的枣树，我想起了幼年跟奶奶来走亲戚时，总是在这枣树下拾枣子吃。叔赶上牲口车送我们回麻糊村时，奶奶把我包进她的藏青大围裙里。一路上，他们一递一声地说话，瓮声瓮气。我钻在围裙里，透过狭窄的缝隙看他们脸上变化多端的表情。叔还住当中的窑洞，窑里仍旧暗得让人发晕。所幸那盘老土灶还在，灶膛里的火光通红，告诉人们生活还活着。我需要这一抹火光，来滋养我的精神世界。

九点刚过，我就钻进了被窝。的确挺早的，对于我平常的作息来说。然而，整个村庄都已经进入了梦乡，我却还醒着，就显得更加格格不入。况且，明天早上五点一过，鸡就叫了。在这件事上，鸡是最有能耐的。每天早晨它一叫，村里的物事睡够的没睡够的，就都得醒来。我也得听它的，因为我也是我故乡的客人。

故乡渐远渐近

我以为这次把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妥当了，可以安然远行。而事实上，并不如此。昨天才取到母亲的体检报告，按照常规，体检报告应当再请全科医生看一下检查结果的，可惜今天就得启程。

原计划是早上我直接把车开到市里，交还老同学，他再送我到高铁站。晨起后，临时改变了主意，决定还是把母亲送到县院，她去找医生看体检报告，我再去市里高铁站。否则，我会内疚的。幸而老同学夫妇包容和理解我的任性，为了保证赶上车子，他和爱人放下家里所有事情，急急忙忙接棒开车把我送到了高铁站。他们在专心开车，我的心情五味杂陈，提前半小时到了进站口。

抱歉！此刻不宜聊天，怕忍不住泪水。我对江南说。于是，挂了他的电话。江南是台湾女作家三毛的好友。我猜想，他对流浪这个词，该是有独特领悟的。然而此刻，我又笃定他不能理解我的感受。他不能明白，一个即将远离故土的女子，站在长长的站台上，迎着晨阳遥望故乡远山的复杂心情。

其实已经有太多次了，这样的经历。匆匆还乡，却又更加匆匆地离乡。仿佛还有很多事来不及做，有很多人来不及见，来不及好好地看一看我的村子，来不及数一数村里的树，就得离开。我在想，究竟是什么催促我远行？让我一刻也不能耽搁地赶到车站，钻进一条白色巨蟒一样的高铁。我恨它！恨它将我载向远方，将我带到了一个，难以琢磨的世界。

时间尚早。我看见熙熙攘攘的旅客争抢着，谦让着，急于把一切都安顿妥当。他们为什么那么洒脱？看上去了无牵挂。很快，站台空了。关门的提示铃响，我才极缓慢极郑重地踏上列车，踏入另一个世界。我在车门口站了很久。目送故乡的人远去，车站远去，山远去，云远去……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才想起去找座位，去打捞那个在故乡与他乡之间失重的自己。

我知道，家乡的人都在竭尽力量给予我支持和鼓励，他们希望我在他乡的路上走得明亮，轻松。我从包里取出朋友赠送的几本襄垣地方文史资料，在渐行渐远的列车上，它们能让故乡渐行渐近。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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